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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兵站

瞭望，军人的诗与远方

风雨兼程（中国画） 路天运作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5101期

“老邓，酱油在哪里？”“老邓，这罐子
里装的是盐还是白糖？”……包饺子时，2
位军嫂问东要西，哨长邓东城跑上跑下，
忙得晕头转向，但他心里乐滋滋的，因为
哨所好久没有这样热闹了。虽然自己的
家属没有来，但这份家的温馨和烟火气
让他的心里暖暖的。

1月 27 日，2位军嫂、3个军娃提前
闹新春，给西藏山南军分区 3197观察哨
增添了别样的味道。

3197 哨所因驻地海拔 3197 米而得
名，过去通往哨所有 2187 级石梯，因此
又被称为“天梯哨所”。哨所有名，但山
高梯陡，鲜有外人问津。每次山下来人，
哨所便像过年一般热闹。

包饺子是 2名军嫂特意点的项目，
两人目的明确，给哨所官兵提前过一个
热热闹闹的春节。和馅儿、擀饺子皮，军
嫂林建琼、杨敏珊给“3197牌”饺子倾注
了家的味道。军娃黄宇涵、段择庆也学
着妈妈的模样，叽叽喳喳靠拢帮忙。

杨敏珊的丈夫是四级军士长段棋宏，
他 16 年来累计 200 余次背运物资上哨
所。2016年夏天，杨敏珊第一次上哨“体
验”生活，从此也爱上了这个云中哨所。

官兵平时上哨都要爬 2个小时，对
杨敏珊来说，这段路更是艰难。那一天，
雨后青苔遍布，路上枯木横陈，攀爬了不
到半个小时，她便累得气喘吁吁，额头涔
涔冒汗。经过 3个多小时的攀爬，哨楼
终于露面。哨所一日游，杨敏珊彻底明
白了丈夫的艰辛，也体会到守哨官兵的
不易。那天见官兵们观察执勤忙不过
来，她不顾疲累，主动加入做饭行列中，
劈柴生火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打水洗
菜被蚊子叮得满额头是包。当大伙儿吃
上她的拿手菜时，一个劲儿夸赞：嫂子厨
艺好，吃上大餐真幸福。

时过境迁。如今简易公路修到半山
腰，原来的 2187级石梯减到 769级，减轻
了攀登之累。这次上哨拜年，四级军士
长黄世荣的妻子林建琼特意给每个官兵
送了一副护膝，还带来云南老家的特产
米线。小小哨所，热气腾腾，笑声朗朗，
那欢乐的气氛足以抵抗室外寒冷的冰
雪。一顿丰盛的饺子宴后，军嫂军娃下
山，经过短暂的热闹，哨所又归于平静。

送走军嫂和军娃，回到哨所，邓东城
心里空落落的。他拨通视频电话，和家人
聊天，以解思乡之苦。“爸爸，你什么时候给
我们买机票啊？”“爸爸，你那里雪大吗？我
好想和你一起堆雪人。”面对女儿邓淑月连
珠炮似的问题，邓东城只笑不答。问题的
答案很简单，他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去年冬天，他曾“答应”女儿来西藏
看雪，可边关之行，山高路远，加之女儿
身体不好，邓东城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爸爸是个大骗子。”女儿赌气，他不得不
采取缓兵之计，“下次……我给你和妈妈
买好机票，你们就过来。”

邓东城也想休假回家过一个团圆年，
但近期任务重，上等兵尤超刚上哨不久，
业务工作还不熟悉。邓东城是“人往高处
走”的典型，2017年底，他主动申请进藏，
两年后，他又一纸申请，登上天梯哨所，担
任哨长，做张福林班的传人，守望3197观
察哨。

视频连线时，他特意戴上了帽子。受
哨所环境影响，邓东城的发际线加速往后
退，脑门儿上一片锃亮。去年年终考核，
在3公里跑课目中，邓东城光着头挥汗如
雨，刚上任的副团长文凯有些疑惑地问身
边的人：“这位同志是上级当兵蹲连的
吗？年纪这么大了还那么拼命。”文副团
长不知道的是，邓东城才30岁出头。

每当战友送来生发小偏方，他总是
自嘲：“反正现在讨着老婆了，也有孩子
了，不管了。”话虽这样说，但他还是很在
意自己在女儿面前的形象，每次视频都
要戴上帽子。

刚忙完的妻子走过来，仿佛感受到
了他的心情，柔声说：“给你们寄了些年
货，你们好好过年，让大伙儿都开心点。
放心吧，家里有我呢。”邓东城心中一热，
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邓东城外出巡岗。站在
雪山之巅，他忍不住朝着家的方向，吼出
了心底的思念。
“爸爸妈妈，城娃儿提前给你们拜年

了！要保重身体，不要舍不得吃、舍不得
穿，辛苦了大半辈子总该歇息歇息！”
“老婆，这些年你跟着我吃苦受累

了，感谢你照顾爸妈，撑起这个家！”
“月月，爸爸答应你，明年一定让你

到西藏来玩雪！”
呼喊声伴着风雪，在山谷间久久回

荡。夕阳映照着茫茫雪山，将一抹暖意
反射在这个小小哨所和那面鲜红的国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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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军旅机关办公楼前，一左一右
有两座雕塑。左边是一头牛拉着一台
车，名曰“牛车奔腾”，象征着本旅的“牛
车班”精神。说的是，他们刚从天津移
防到朱日和时，白手起家，以人当牛拉
车，“一天吸进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
补”，在荒原上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营
区。右边的雕塑名曰“战狼咆哮”，一圈
浮雕展现了建旅以来的历史画面，最上
面是一匹草原狼塑像，象征着本旅在对
抗演习中的“草原狼精神”。有人看了
这两座雕塑，开玩笑说，左边是牛，右边
是狼，合起来就叫“牛郎（狼）”。

一点不错！在蓝军旅已婚的官兵
中，丈夫都是“牛郎”，妻子都是“织
女”。只有在每年 6至 8月，这里才有一
场盛大的“草原鹊桥会”。军官、士官的
妻子、孩子，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探
亲。到 9月 1日学校开学之前，这里的
家属、小孩几乎走得一个不剩。

对牛郎织女来说，鹊桥会是短暂的
美好时光，而饱受分居之苦却是日常状
态。现如今，除了军人和极少数从事特
殊行业的人，夫妻过牛郎织女生活的已
经非常少见了。在军人的牺牲奉献中，
光这一条就是许多人做不到的。

一

坐在我面前的是蓝军旅政治工作
部副主任梁霄中校，2014 年 8 月，我曾
经采访过他，那时他是原炮兵团的一位
教导员。他们夫妻刚团聚一年多，又分
居两地了。这次见面，没等我开口，他
就主动告诉我：“我爱人回老家沧州后，
工作不错。现在是沧州市政协委员。”
从他的话语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他为妻
子的表现而骄傲。

当初，听说部队要从天津移防到朱
日和，有人一下就蒙了。朱日和在哪
儿？是个嘛地方？当弄清朱日和是位
于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小镇时，她们的第
一反应是：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对一个
妻子来说，这个反应十分正常。丈夫是
家里的顶梁柱，现在顶梁柱要到那个遥
远的地方，妻儿跟着去是不可能的，就
是去了也没法就业。夫妻要分居两地，
去探次亲也不容易。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个旅到朱日和是为了扮演蓝军与
红军对抗，没想到演练场上的战斗还没
有打响，首先要打一场家庭保卫战。家
庭连着军心，旅党委逐个家庭摸底发现，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无疑，组织应
该关心，政府应该照顾，但这个时候，说
什么都有点虚，只有讲牺牲是实在的。
“我相信，从你们决定嫁给军人的那

一天起，就懂得一句话，嫁给军人就意味
着牺牲。现在，部队要移防到朱日和，那
是一片荒凉的草原、一个陆军最大的练
兵场，条件相当艰苦。这对部队是一个
考验，但对你们的考验甚至比丈夫还要
大。夫妻分居两地，过去要共同承担的
困难就要落在你们肩上了……旅党委希
望你们做独立持家的顶梁柱，做支持丈
夫服役的贤内助，做孩子的好榜样！”

给家属上课的是旅首长。集中上
课后，时任政治部主任陈建宾和相关干
部一家一家地听意见，做工作。教导员
梁霄所在营军官已婚的占三分之一，其
中有三分之一是天津媳妇。听说要移
防，其中一个马上就提出了离婚。梁霄
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道理讲
了一箩筐，人家却有人家的理：军人做
出牺牲是职责所在，我是老百姓，有选

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你不能用军人
的标准来要求我。想想也是，虽然婚姻
的基础是爱情，但婚姻又是物质的、现
实的，与军人结婚要付出牺牲，平时体
会不深，现在却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
人家不愿做出牺牲了，强扭的瓜还会甜
吗？好在全营只有这一个不听劝的，这
让他感到些许欣慰。

梁霄在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自己却
不知如何面对妻子。她是学经济的，大
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河北沧州，结婚后随
军到了天津。可好日子才开始一年多，
夫妻又要分居两地，而且妻子快要生产
了，怎么办？梁霄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看着挺着个大肚子的妻子，他闷着头半
天没开口，最后憋出一句：“我对不起
你！”说完竟流出两行泪来。看见丈夫
可怜无助的样子，妻子却“噗哧”一声笑
了。梁霄望着妻子，发现她笑得很真
诚、很美丽，不觉问道：“你笑什么？”妻
子说：“我笑你是个可笑之人。”怎么可
笑？他瞪大眼睛看着妻子，露出一脸迷
茫。妻说：“一笑你当教导员做别人的
工作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回到家里却
笨嘴拙舌，计无所出；二笑你是个学哲
学的，思考问题却一根筋，钻进了死胡
同，各种设想都没跳出天津。”跳出天
津？往哪儿跳？妻说：“咱从哪里来，再
回哪里去。”“回沧州？”妻子点了头。梁
霄其实也想到过这条路，但怕她不同
意，没敢说出口，现在她自己说了，但似
乎还需要确认，便问道：“你好不容易来
到天津，这下又回到原点，难道不感到
可惜吗？”这一问，妻子说：“只要有你，
只要能抚育好我们的小宝贝，有什么可
惜不可惜的。”不知为什么，她说这话的
时候声音有点异样。梁霄明白，为了支
持他，妻子是不得不选择回去。当初她
来天津时是那样的激动兴奋，计划从此
在天津安下家，憧憬着家庭的美好未
来。可如今所有的美好憧憬因一纸移
防命令而破灭了，一切都得从头计划。
从头开始，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事关
将来的头等大事，是对夫妻感情的严峻
考验。夫妻俩相视无语，两双手紧紧握
在了一起。

如今，梁霄说起妻子，明显有一种
甜蜜的满足感：“现在她独立自强了，凭
自己的本事当上县民政局公务员，还当
选了市政协委员。”

前段时间他妻子过生日，收到的
“礼物”是快递寄过来的一束玫瑰花，并
配着一首《点绛唇·祝爱妻生日快乐》：

夜静灯孤，寂落满屋相思调。离多
聚少，遥念佳人好。

且寄北风，星点雪原照。归期到。
再话桑麻，携手走逍遥。

从这首词里，我读到了苍凉，读到
了思乡，更读到了一种正能量。梁霄告
诉我，他这篇作品不完全符合词牌的平
仄、韵律的要求，就是为了抒发情感。

二

在大多数部队，只要情况允许，军
人家属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队，不分春夏
秋冬。但在蓝军旅却不可以，并非他们
不近情理，而是因自然条件制约，不仅
交通不便，而且驻地朱日和的冬天奇
冷，零下 30多摄氏度是家常便饭，极低
温曾达到零下 42摄氏度。到次年 5月
小草才艰难发芽，10月又开始冷了，只
有 6至 9月是度假的黄金期，而 9月孩子
要开学，这就是 6至 9月成为蓝军旅家

属来队高峰期的原因。
一年一度的“草原鹊桥会”，是蓝军

旅政治工作结合实际的具体生动的体
现。为了办好“草原鹊桥会”，政委挂
帅，整个政治工作部的人几乎全部投
入，明确分工，各负其责，要达到的效果
是 8个字——“热情、暖心、温馨、浪漫”，
让“牛郎织女”们度过一段虽然短暂但
美妙难忘的时光。

首先是要让“织女”们有家的感觉。
在他们到来之前，人力资源科就要提前
去号房，派人把家属院里的公寓房打扫
得干干净净，无论军官、士官，每家安排
一间公寓，带厨房和洗手间，配备齐各种
家具，还有电视机、洗衣机、煤气灶、锅碗
瓢盆。总之，要保证每一对“牛郎织女”
拎包就能入住，感受到家的温暖。

其次，是要让“织女”们住到这里后
生活愉快，有休闲娱乐的去处。这就该
宣传科大显身手了，他们安排了“疯狂
假日活动”。家属院里有儿童乐园，有
游戏室，比一般幼儿园的设施更齐全；
想唱歌的可以去KTV，想看电影的可以
去 3D放映厅；喜欢体育的可以去打球、
健身；组织各类亲子互动节目；观看旅
军乐队、摇滚乐队和各营战士演出队的
表演；参观旅史馆、旅电视台，特别是要
到丈夫、爸爸工作的单位去看一看；还
定期拉到营外观赏草原风光，晚上在草
原上搞篝火晚会……
“草原鹊桥会”是了解官兵家庭情

况，做好“织女”工作的一个大好时机。
但是，“织女”们往往不愿当着男军人谈
家里事，特别是涉及隐私的事。咋办？
旅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家属委员会，由 6
名委员组成，主任是副政委张建秋的妻
子左海霞，常务副主任是女兵排长赵德
新。除赵德新外，其他包括主任在内都
是“织女”。由“织女”做“织女”的工作，
先就多了几分亲切感，往往有事半功倍
之效。“牛郎织女”正所谓“千里姻缘一
线牵”，有时候夫妻间的这条线暂时中
断了，就由家属委员会给接起来。赵德
新对笔者说：“比如：有些军官连续十天
半个月在演习场上搞对抗演习，不允许
对外打电话。配偶着急了，就把电话打
到家属委员会，问她的丈夫为什么老是
联系不上，出什么事了？我就告诉她原
因，让她放心。像这种事，看起来很小，
但很受欢迎，很起作用。”每年年底，委
员会还要组织评选“十大最美军嫂”和
“军人好家庭”活动，评上后，邀请她们
来参加旅里的年终晚会，授予奖状、奖
杯，在旅电视台播放她们的先进事迹。

三

“草原鹊桥会”的高潮是一年一度
的集体婚礼，被官兵视为草原上最浪漫
的盛大节日。集体婚礼的筹备工作由
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周文负责，人力资源
科和宣传科合力办这件事。人力资源
科负责统计志愿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
特别是要弄清楚新娘的身高和三围。
又不是选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旅
里要免费为每位新娘定做一袭婚纱，婚
礼后让她们留作永久纪念。集体婚礼
筹备委员会下设三个组：一是接亲组，
负责接待新郎新娘；二是食宿组，负责
布置新房和安排婚宴；三是典礼组。

2017 年的集体婚礼安排在 8月 19
日上午 9点 9分准时开始，时间上有三
个“9”，寓意婚姻爱情长长久久。旅首
长和能参加的官兵都来参加，政委周勋

充当主婚人，旅长满广志充当证婚人
（他本在国防大学学习，请假回朱日和
基地开一个重要的会，抽空赶来）。在
浪漫的音乐声中，31对新郎新娘鱼贯走
上典礼台。婚礼现场进入新郎向新娘
求婚的环节，新郎单膝下跪向新娘求
婚，互戴戒指后，还有一个蓝军旅特有
的互赠纪念章环节。由新郎给新娘戴
上国防服役纪念章，而新娘给新郎佩戴
执行重大任务纪念章，然后新郎新娘按
手印，两个手印被放进一个镜框里，作
为他们新婚的见证。典礼的高潮是播
放新郎新娘父母寄来或传来的视频，表
达他们的祝福。这个环节是筹备组背
着新郎新娘安排的，目的就是在现场给
新人一个惊喜。

宣传科干事何志斌的新娘杜敏是大
学老师，她突然在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的
两位亲人。父亲在视频中对杜敏说：“孩
子，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成为军嫂了。军
嫂就要比老百姓的媳妇付出更多，你要
好好支持志斌的工作，把家里的事照顾
好，不能让他分心……”看着这一段段充
满感情和正能量的视频，听着长辈的教
诲，新郎新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宣
传科的摄影师陆学权中士和录像师张鹏
中尉，把整个婚礼的全过程都用镜头记
录下来，然后编辑整理，给每对新人都刻
制一个光盘，留作永久的纪念。

婚礼后，新人们纷纷在婚礼微信群
里表达自己的心情。一位新娘写道：
“原来以为军营只有铿锵的脚步声和枪
炮的轰鸣，今天我才知道，军营里照样
有温馨，有浪漫，铁骨柔情的军人是我
的最爱。”

那年结婚的有一对军官夫妻，丈夫
乔德鑫中尉是装步六连的排长，妻子赵
德新中尉是信息保障队女兵排排长。前
一年筹备集体婚礼时，乔德鑫带着战士
来搭舞台，赵德新带着女兵来为集体婚
礼排练节目。在现场指挥的政治工作部
周文副主任要给赵德新交代一件事，便
喊：“德新！德新！你来一下。”因德新、
德鑫的读音一样，结果两个人一起跑到
周副主任面前。一问才知这两人名字同
音，搞误会了。谁知因这个小小的误会，
两人四目对视，竟都怦然心动，来了
“电”。周末两人都有空的时候，便相约
到大操场四百米跑道上边走边聊，两人
都知道已爱上了对方，却没有捅穿那层
窗户纸。突然有一天，乔德鑫带着他的
男兵排，来到女兵排的门口找赵德新。
不知底细的赵德新跑下楼，一看门口站
着一个排的男兵，乔德鑫突然从背后拿
出一束鲜花，对她说：“我爱你，嫁给我
吧！”赵德新对笔者说：“当时我没有想到
他会来这一手，一时特别尴尬，感到浑身
发热，不知所措。他排里的兵还齐声喊：
‘嫁给我们乔排长吧！’我两手颤抖地接
过鲜花，掉头就跑到楼上去了……”

这对新婚的军官夫妻，无意中成了
蓝军旅唯一非“牛郎织女”的夫妻，把旅
队已经保持了 5年的一个纪录打破了。
原先是百分之百的“牛郎织女”，现在变
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对赵德新结婚，最高兴的要数副政
委张建秋，为啥？做家属工作更方便
了。赵德新当旅家属委员会的常务副主
任时，还是单身，现在不一样了，与“织
女”们沟通更有话说了。张副政委说：
“家庭是官兵的后院，是最重要的切身利
益之一，没有后院的稳定，就没有军心的
稳定。这就是我把妻子都动员起来，让
她义务当旅家属委员会主任的原因。”

草原鹊桥会
■江永红

辛丑年的春节一天天临近了，在一
个午后的闲暇时光，同事们聊起了各自
最难忘的春节。内容很相似，大抵是在
食不果腹的年景吃上了大肉，在补破遮
寒的岁月穿上了新衣……品味大伙幸
福回忆的同时，情感的丝线不由分说地
把我拽回25年前的那个春节。

为摔打我们这些整日坐在办公室里
的新闻报道员，政治部领导在除夕前一天
宣布了一个决定：宣传科的5名报道员必
须打好背包，以体验生活的方式到基层边
远连队过春节。我服从命令，主动要求到
一个最偏远的夫妻哨所过年。

除夕中午两点，我坐上了去往哨所
所在乡镇的客车。转了两次车，颠簸了
3个小时到达乡镇后，十多公里的山路
就只能步行了。沉重的背包不堪重负，
加之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听着远方此
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股浓浓的思乡情绪

在我心里升起。
走上大山里那条凹凸不平的土路，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走
近一看，果然是哨长毛以明。中等身材的
毛以明脸上被紫外线灼成了古铜色，如果
不是穿着军装，真的无异于当地彝族人。

夜雾已经覆盖了山林，在手电筒的微
弱光亮指引下，我们沿着泥泞的山路又步
行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哨所。哨所
的灯光很亮，三间房屋收拾得干净整洁,柱
子上的春联泛着红光。毛以明指着30岁
上下同样身着作训服的妻子说，这是嫂
子。毛嫂怀里不满周岁的孩子咿咿呀呀
地朝我挥舞着双手，狼狗巴特尔也摇着尾
巴欢迎我，使我感受到一种回到家般的温
暖。毛以明指着悬挂在树上的鞭炮说：
“请机关来的班长点燃辞旧迎新的爆竹
吧。”我没有推辞，接过了他手中的烟头。
刹那间，鞭炮声响彻了哨所周边的山林。

腊肉和土鸡的香味飘散在哨所的
小院里。年夜饭开始了，嫂子做了不少
菜，她话不多，一个劲儿热情地给我夹
菜。我们边吃边聊，毛以明给我讲了他
当兵以来的经历。入伍后，他在建制连
队待了三年，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士兵。
后来，这个哨所的哨长退伍，他便主动
请缨来到了哨所。哨所承担着整个部
队的通信线路保障任务，线路出现故障
时，常常是连续巡线维修四五十个小时
不能休息。哨所只有一个编制，刚回老
家举行完婚礼，他就将妻子接到了部
队，妻子从此便成为哨所不拿津贴的编
外士兵。毛以明还给我讲起他来哨所
后的两次危险经历。一年春节前夕，在
巡线途中，他发现三个不法分子正在偷
窃部队的电线，便上前和他们搏斗起
来。三个不法分子被打得望风而逃，他
自己也受了伤。为此，他不但荣立了三

等功，还留队转改了士官。还有一次，
在巡线途中突遇山洪暴发，他被大水冲
出去一公里，满嘴都是泥沙，最后抱住
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惊心动魄的经
历他讲述得轻描淡写，反倒是说起哨所
的历史和战友们的关怀，他如数家珍，
充满感情。

在雄鸡的高唱中，迎来了大年初
一。天将破晓，哨所的小院便响起了国
歌声。隔窗相望，我看见毛以明正和着
音乐的节奏，认真地升着国旗。早饭后，
架不住我的再三请求，毛以明带上我去
野外巡线。我和他肩扛电线，迎着新年
的第一缕阳光上路了。20公里的山路走
了不到一半，我就喘起了粗气。毛以明
接过我的行头，让我徒步随行。下午三
点左右，下行的陡坡使我的双腿发颤打
滑，左脚磕到了岩石上，划开一条三寸长
的伤口，顿时血流如注。毛以明毫不犹
豫地脱下身上的迷彩服，撕下一支衣袖，
给我包扎，并扶着我回了哨所。

大年初三，结束短暂的体验生活，
我离开了哨所。远远地挥别那两个穿
着军装的身影后，我没有再回头，心中
澎湃的情感挤压着我的胸腔，眼泪忍不
住流了下来……

那年春节
■李 兴


